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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 言

貴州「四清運動」是60年代初一個很大的事件，牽涉到中央最高領導間的分

歧，但目前在國內外，對貴州「四清」都知之甚少，有關檔案沒有開放，學界幾

乎沒有任何研究。近來，筆者讀到原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的〈貴州「四清」運動

鮮為人知的問題〉的回憶文章，這篇文章帶有「辯誣」的性質，周林在文章中公開

批評了1964年主持貴州「四清」的原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章，披露了一些

情況，也迴避了一些問題。筆者在資料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圍繞周林的這個回

憶文本，盡量擴展材料，將當年這個重大事件及其背後的北京高層的分歧勾勒

出來，希望引起更多的研究者關注貴州歷史上這個重大事件以及高幹回憶文本

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問題。

二　周林治黔的「功」與「過」

周林和被他在文中批評的李大章都是毛時代的地方大員，但是兩人在黨內

的地位相差很大：李大章是元老級的老幹部，20年代初曾和周恩來、鄧小平等

同在法國勤工儉學，以後又和鄧小平等一起離法轉俄國學習，抗戰時期在太行

八路軍總部工作，1949年後長期任四川省省長，是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中央

委員。李大章除了在「四清運動」期間短期代理過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建國後長

期位居李井泉之下，是四川的第二號人物。周林則是30年代中期入黨的年輕幹

部，抗戰時期是陳毅的部下，建國初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書長，因為是黔籍，

1951年被調往貴州，1954年升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一幹就是十年。貴

州省的重要性不能和四川省相比，可是在貴州，周林卻是說一不二的「第一把

手」。但是，周林主管的是一個經濟落後、地處偏僻的省份，和其他重要省份的

第一書記相比，周林的知名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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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在貴州主政十多

年，有功有過，其

「過」主要集中在兩方

面，一是幹部任用

較為濃厚的「地籍情

結」，比較重視提拔和

重用黔籍幹部，從而

引起原南下幹部的不

滿；更大錯誤是在大

躍進中頭腦發熱，率

先大辦「公社食堂」，

大搞「反瞞產」，造成

困難時期，貴州全省

「非正常死亡人口約

174.6萬，佔災前全省

總人口的10.5%」。和

許多高幹一樣，大饑

荒給周林很大的刺

激，他開始反省過去

幾年自己的作為。

周林在貴州主政十多年，有功有過，他的「功」主要在兩個方面：一是配合

中央有關部門，改善了貴州交通不便的狀況，1964年，全省八十一個縣市都通

了汽車；在鐵路建設方面，1959年，黔桂鐵路修到了貴陽，結束了貴陽不通火

車的歷史。 第二，周林在處理民族問題上的態度較為務實。1956年，貴州發生

「群眾性騷亂事件」——「麻山事件」，波及望謨、紫雲、羅佃三個縣的九個區八

十九個鄉的苗族和布依族群眾，前後歷時八個月。以周林為首的貴州省委沒有

採取激化矛盾的方法，而是堅持「穩慎」方針，最終使事件得以平息。

周林治黔的「過」主要集中在兩方面。有資料顯示，周林在幹部任用問題上

有較為濃厚的「地籍情結」。周林青年時代就出外革命，建國後才調回原籍工

作，在北京看來，貴州不存在如同廣東那樣的「地方主義」勢力，所以北京是支

持周林的。「高饒事件」後，周林把在省委會議上向他提意見，希望周林只做省

委書記，不做省長的原南下幹部、省委副書記申雲浦和省委秘書長劉釗打下

去，把申雲浦貶到基層農場當副場長，劉釗則被開除黨籍，貶為安順師範學校

的校長。正是因為得到北京的信任，周林既擔任省委第一書記，又兼了省長，

這種情況在毛時代是很少見的。1959年9月，周林又藉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大氣

候，將幾個和他意見不和的，南下的省委主要領導打成「反黨集團」（「常頌、夏

德義、李庭桂反黨集團」），其時常頌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個「反黨集

團」1。周林比較重視提拔和重用黔籍幹部，從而引起原南下幹部的不滿，影響

了貴州幹部隊伍的團結。

周林的更大錯誤是在大躍進中頭腦發熱，率先大辦「公社食堂」，大搞「反瞞

產」，造成貴州眾多群眾的「非正常死亡」。1958年8月，貴州在全國放了一個「大â

星」，出了一個長順縣大辦公社食堂的「十大優點」。1959年，貴州又搞了「捉鬼拿

糧」（「反瞞產」），「打擊迫害基層幹部，越是執行得堅決的地方，死人越多」2。

1960年上半年，貴州已出現嚴重的餓死人現象，由周林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委卻

向毛匯報：全省食堂辦得好和比較好的佔總數八成，受到毛的表揚，說貴州的經

驗「是一個科學總結」3。貴州還被毛譽為「紅旗省」，號召各省向貴州學習4。其

實1959年冬，遵義、湄潭、金沙等縣就因嚴重缺糧出現「非正常死亡」，僅金沙

縣在困難時期就「非正常死亡」5.5萬人5。據人口學學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難時

期，貴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74.6萬，佔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6。對

此，周林是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

然而，周林對貴州的災情並沒有隱匿不報，但上報情況是「縮水」的。周林自

陳，1960年5月初，周恩來總理到貴陽視察，周林向周匯報了貴州「非正常死亡」的

情況7。據知情者回憶，當時，周林領導的省委「極力向中央隱瞞真相，把大事化

小」8，剛剛被周林提拔的新任省委副秘書長汪行遠，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為貴

州餓死人情況向中央寫報告，他「不能不聽第一書記的話，參與寫這樣的假報告，

幫省委過了關」9。1960年5月16日，貴州省委正式向中央報告了遵義、湄潭、金

沙事件，並自請處分。5月21日，中央批覆貴州省委報告，「免於處分」，提出要進

行認真的調查研究，查清原因，吸取教訓，不要過於追究事件的責任bk。

到了1960年的下半年，北京真正意識到全國出了大問題，並陸續調整政策。

但是對造成大饑荒的原因，還是堅持過去的那套思路，1960年11月，毛澤東將大

饑荒歸之於「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勢力大大作怪，對社會主義更加仇視，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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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林的省委第一書記

的職務在1964年的

「四清運動」中被撤，

公開理由有三：貴州

的建黨根子不正；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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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bl。由於毛對農村形勢的判斷已經形成，1960年12月

6日，周恩來代中央草擬文電，針對山東、河南、甘肅、貴州等幾個餓死人最多的

省份出現的嚴重情況，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壞行為顯然是封建勢力在地方

上篡奪領導，實行絕望性的破壞性的報復」，周強調，「這是農村中階級鬥爭的最

激烈表現」bm。至於導致大批農民死亡的真正禍首——公社食堂體制，則繼續堅持

不動搖，一直到1961年5月，毛發話後，全國各地的公社食堂才予以解散。

1960年底至1961年春，大饑荒的災難已達到頂點，尤其是幾個大躍進紅旗

省的情況極為嚴重，貴州省自然是榜上有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對該省

的「包產到戶」是明確支持的，可是，周林就比較隱晦，他對「包產到戶」說得很

少，任下面去搞。和許多高幹一樣，大饑荒給周林很大的刺激，他開始反省過

去幾年自己的作為。1961年後，周林對貴州的大饑荒做了不少挽救的工作，也

就「遵義、金沙、湄潭事件」做過多次檢討。在農村，他按照中央的新政策，恢

復了農民的自留地，開放農村集市貿易。貴州省委還更進一步，宣布荒山荒地

誰種誰收，三年免徵公糧。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更加放寬，恢復了少數民族自製

傳統服飾所需的「藍靛土」、「姑娘田」、麻園等。貴州省委甚至把城鎮原屬於個

人或集體所有制的小商店、小作坊，歸還給個人和集體，一時貴州大小城鎮

中，處處出現前門設店、後場設場的「夫妻老婆店」和小作坊。貴州省委新政策

推出後，形勢迅速好轉，「非正常死亡」的現象被扭轉。

三　貴州「四清」和劉少奇

周林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在1964年的「四清運動」中被撤，公開理由有

三：貴州的建黨根子不正；鎮反、土改不徹底；肅反、審幹、「清理中內層」未

把好關。又稱：「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貴州城鄉資本

主義泛濫」。貴州「四清」的重點是貴陽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認為，「貴州已爛掉

了」，「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貴陽市被宣布是「小台灣」bn。

「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概念是劉少奇獨創，以後又被正式使用於《後十條修

正草案》。1964年9月18日，中央正式下發《關於印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

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此文件經過毛的

修改，提出敵人拉攏腐蝕幹部，建立反革命兩面政權，是敵人反對我們的主要

形式；認為這次運動，是比土地改革運動更為廣泛、更為複雜、更為深刻的大

規模的群眾運動；提出了有的地區還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工作；改變了原《後十

條》草案中依靠黨的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規定，強調首先要解決幹部中的問

題，並規定整個運動由工作隊領導。在《後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後，一時全國各

地都在查找「小台灣」，甚至連武漢大學哲學系一個小小的單位，也差點被打成

「反革命兩面政權」bo。

主持貴州「四清」的工作團是由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兼四川省

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務書記兼新任貴州省委代理第一書記李大

章被任命為西南局工作總團團長。中央並派出中央委員、中央監委副書記、內

務部部長錢瑛予以協助，李大章還帶上了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陳剛。196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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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的「四清」基本

上是全體換班子。

1964年10月，中央改

組貴州省委，任命李

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

記。從10月開始，在

兩個月的時間8，在

全省的省、地、州、

市、縣開展了「奪權

鬥爭」，「頃刻之間，

貴州的大批幹部以各

種莫須有的罪名，有

的遭到停職，革職，

有的遭到開除黨籍，

工作籍，有的甚至遭

到逮捕，關進監牢」。

7日，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央和國家機關、四個大區和軍隊抽調二千名工作隊員，

其中有一百多名師局級幹部前往貴州，對全省區以上的領導實行層層奪權bp。外

派去貴州的「四清」工作團的陣容和規模如此之大，這在全國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後的是劉少奇，劉雖然沒去貴州，但貴州的「四清」是

在他的思路和「桃園經驗」的指導下進行的。1964年8月24日，劉少奇在昆明給

雲、貴兩省地、市、州委書記做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報告，王光美也做

了關於「桃園經驗」的報告bq。當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劉少奇匯報貴州「四清」情

況，卻有意不通知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周林參加br。

周林說，李大章向劉匯報，獲得「尚方寶劍」bs，回貴州後就召開全省三級

幹部大會，大幹了起來。在周林的回憶中，沒有具體交待劉少奇對貴州「四清」

的指示，即「尚方寶劍」的具體內容是甚麼，但是從李大章的說辭中可以清楚看

到劉少奇的意見。例如，李大章說，貴州前一階段的「四清」是失敗的，是走了

「過場」bt，此話完全是劉少奇的口吻。1964年夏劉少奇在南京，對江蘇省委第一

書記江渭清也說過同樣的話ck，只是江渭清比較有辦法，後台也硬些，讓劉碰了

一個軟釘子，江渭清也就沒有落得像周林那樣的下場和全省幹部的大換班。

西南局對貴州省委的指控不是實事求是的。1949年底，蘇振華率二野五兵團

解放貴州，任省委書記和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以雷霆手段肅清國民黨殘餘份

子，在1951年「鎮反運動」中，前政權時代貴州的八十一個縣長「全部被處決」cl。

50年代初，貴州對地富的「管制」大面積超標cm。至於「包產到戶」也不是如李大章

所指稱的佔全省農戶的百分之七十，有材料顯示，就是在「包產到戶」達到高峰

的1960年秋至1962年春，貴州全省包產到戶只佔到百分之四十，只有個別邊遠

地區達到百分之八十cn。在貴州，可以說建國後的十五年，除了在60年代初對瀕

臨餓死的農民實行過緩和的政策，從沒見過甚麼時候「右」了。

然而，「四清」工作團對貴州一些領導幹部的指控也並非空穴來風，例如，

和周林關係密切的貴陽市委某主要領導被揭發犯有「生活作風」方面的錯誤；一

些幹部揭發省委主要領導在花溪等風景區給自己安排很好的休養環境co；在大饑

荒時期，一些領導幹部欺上瞞下，貴州作為「非正常死亡」最多的「四大名旦」（河

南、安徽、甘肅、貴州）之一的省份，竟然未被處理而「滑」了過去（其實四川等

省的情況也極為嚴重，但李井泉全力封鎖消息，山東的大範圍的「非正常死亡」

則在1960年就暴露了），引起許多幹部群眾的強烈不滿。在周林治黔十年間，黔

籍幹部和南下的原冀魯豫幹部，矛盾長期積累，冀魯豫幹部受壓多年，現在利

用「四清」全面批周林，雙方的矛盾來了一個總爆發，只是用的是「反擊資本主義

復辟」的這些詞彙來做包裝，深一層的矛盾被掩蓋了。

貴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體換班子。1964年10月，中央改組貴州省委，

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書記、錢瑛代理第二書記、陳剛代理第三書記。周林

降為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一職被免去。原省委書記處書記一人、候補書記

一人及四個省委常委被停職反省。從10月開始，在兩個月的時間�，在全省的

省、地、州、市、縣開展了「奪權鬥爭」，畢節、安順、銅仁等三個地委書記和

遵義地委副書記均遭免職被批鬥，僅晴隆縣1,875名黨員受各種處分就達430人，

新劃地主、富農164戶，四類份子129人，新定「暗藏反革命份子和反動黨團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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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陽市的情況正好印

證劉少奇「反革命的兩

面政權」的新概念，

伍嘉謨的「現行反革

命」是否符合事實並

不重要，重要的是搞

出了一個從上到下都

「爛掉」的市委，從此

可以「典型引路」，在

更大的範圍內全面推

廣。劉少奇跟隨毛的

時間長了，早學來毛

的一套，搞運動總要

拿幾個人開刀，以壯

聲威。劉少奇在事隔

兩年後拿周林開刀，

是為他的「四清」在全

國開道。

份子」217人。「頃刻之間，貴州的大批幹部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有的遭到停

職，革職，有的遭到開除黨籍，工作籍，有的甚至遭到逮捕，關進監牢」cp。

貴州的特殊性在於「反革命的兩面政權」已不是一個個「爛掉」的基層單位，

而是擴大到一個省會城市。事情的起因是貴州省公安廳「個別人」誣告貴陽市委

第一書記伍嘉謨包庇貴陽市公安局貪污黃金，並咬定原貴陽市市長秦天真是「叛

徒」。雖然幾經調查，上述指控都沒有事實憑據，但公安部門還是查抄了伍嘉謨

的家，據說在伍家的字紙簍的一張報紙的邊上發現了「反動文字」——「中華民國

萬歲」。伍隨即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開除黨籍，判刑五年。貴陽市

公安局長孫登善也被逮捕。貴陽市委書記處書記夏頁文被戴上「修正主義」帽

子，貴陽市市長紫龍被撤換、批鬥，貴陽市委宣傳部長朱厚澤被開除黨籍和公

職，下放勞動。貴陽市南明區區委書記李增賢也被捕入獄cq。

貴陽市的情況正好印證劉少奇「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新概念，伍嘉謨的「現

行反革命」是否符合事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搞出了一個從上到下都「爛掉」的市

委，從此可以「典型引路」，在更大的範圍內全面推廣。

劉少奇為甚麼不在1962年拿下周林，而是推遲了兩年？周林和曾希聖的性

質一樣，都是先期緊跟毛，後來搞了「責任田」，1962年初，劉拿曾開刀，曾希

聖和河南的吳芝圃，還有1960年下台的山東的舒同，都先後被劉少奇拿下，轉

而做不安排具體工作的各中央局的空頭書記。可是周林卻沒事，照樣做他的省

委第一書記，可能的原因是：和曾希聖（安徽）、吳芝圃（河南）、張仲良（甘肅）、

高峰（青海）、舒同（山東）等人相比，周林的錯誤還不是特別大，再者，一次拿

下太多的封疆大吏也會刺激毛。

劉少奇跟隨毛的時間長了，早學來毛的一套，搞運動總要拿幾個人開刀，

以壯聲威。劉少奇在事隔兩年後拿周林開刀，就是要為他的「四清」在全國開

道。劉拿周林祭旗，藉「包產到戶」之事批周林，誰都不能說一個「不」字。況且

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關係也很遠，分量最輕；李井泉、王任重

都是毛的愛將，一直就左，沒有「小辮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過「責任田」，

頭上有「小辮子」，於是被劉選上。

在這個過程中，西南局起甚麼作用？李大章是西南局派出的，但派李大章

不可能僅由李井泉決定，這時的李井泉跟劉少奇很緊。李井泉在四川從沒「右」

過，大可以不懼劉少奇，但也得小心，就像華東局的柯慶施，1964年不也是逼

江渭清向劉少奇認錯嗎cr？在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上，柯慶施也是順ô劉的有關

「四清」意見，沒有表示異議cs。

李大章不是一般的第二把手，他有ô雄厚的革命資歷，對李井泉在大躍進

時期搞的極左一直有保留看法，對李的霸道也多有不滿，李井泉對李大章不能

向對其他書記那樣頤指氣使。李大章這次為甚麼這麼左？這不符合他的一貫風

格，一個線索可能多少說明一些問題，李大章雖然是老資格，但除了在建國初

短期任過西康省省委書記，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成為主持全面工作的一個省的

代書記，而這是劉少奇給他的，李大章要做出成績給劉少奇看。

錢瑛起甚麼作用？錢瑛為人正派，是公認的優秀領導幹部。在1961年底和

1962年初，錢瑛在安徽做了大量的調查，回北京後向劉少奇等做了匯報，才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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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在1964年批准下發

「桃園經驗」，是很勉

強的；毛對劉的一些

看法持有異議。劉少

奇在1964年已走向權

力高峰，6-8月，他

帶�夫人王光美從北

方走到南方，在十四

個省市作巡迴報告。

劉少奇返回北京後，

8月1日作了一個大報

告。劉這天的報告

「出軌」之處太多，嚴

重刺激、傷害了毛，

從而導致毛劉矛盾的

激化。

開了曾希聖的「蓋子」。1962年上半年，錢瑛在安徽為正在「勞改」的兩位高級幹

部：被曾希聖打成「右派」的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李世農，被打成「右傾份子」、

「階級異己份子」、「反革命份子」，也在「勞改」的前副省長張愷帆平了反。錢瑛

還頂住壓力，「改正」了安徽「一大批」1957年的「右派」。錢瑛有如此膽略，在

當時是極為罕見的ct。1964年錢瑛去貴州後，「分管城市四清」，重點是在貴陽

市，從1965年8月她在一次會議上的談話看，在貴州期間，錢瑛是按照「四清」工

作總團的部署工作的，但是到了1965年8月，錢瑛也遵照該年年初中央頒發的

《二十三條》的口徑，不再說貴陽市是「反革命的兩面政權」，而是改口說：「貴陽

的絕大多數幹部，是擁護革命、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的。」dk

四　在「四清運動」中高漲的劉少奇的權威

貴陽市的「四清」頗有點像30年代蘇聯的「大肅反」期間偵破的那些層出不窮

的「間諜破壞案」，都是由「契卡」人員率先「揭發」，然後由「契卡」部門介入，擴

大偵察，再對主要領導幹部實行逮捕。和蘇聯「肅反」不同的是，60年代貴陽市

的「四清」和全國各地的「四清」一樣，還穿插了一個「群眾運動」，也就是多了一

個在黨委或工作隊領導下的宣講中央文件、發動群眾、檢舉揭發、交待問題、

批鬥大會、成立「貧下中農協會」、「寬嚴結合」、「戴帽」、「逮捕」的過程。貴陽

市的「四清」帶動了全省運動，一時間，貴州到處瀰漫緊張、肅殺的氣氛。周林

對貴州的「四清」很有意見，也不同意對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

毛寫了申訴報告，通過省委機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dl。

從表面看，在1964年12月前，毛是支持劉少奇有關「四清」的部署的。8月

底，毛同意中央批轉「桃園經驗」，又同意劉少奇對江渭清的批評信，還親自參

與了劉的批評信的修改。毛也同意劉主持的《後十條修正草案》，也對其做了修

改。「民主革命補課」，「三分之一政權不在我們手�」等，都是毛最先提出的。

1964年，毛還同意在城市街道「劃階級成份」，成立「勞動人民協會」dm。

毛的極左，是實實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對劉的「同意」，卻是表

像。毛批准下發「桃園經驗」，是很勉強的。毛同意下發《後十條修正早案》，也

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異議，而劉少奇8月1日在北京幹部大會上

的報告，又嚴重刺激、傷害了毛，從而導致毛劉矛盾的激化。

劉少奇在1964年已走向權力高峰，6-8月，他帶ô夫人王光美從北方走到南

方，在十四個省市作巡迴報告。劉少奇返回北京後，8月1日在人民大會堂又對

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作了一個大報告。劉少奇在大會上

說：搞運動，開調查會的方法，找人談話，已經不行了；不蹲點，就不能做領

導工作。劉還在報告中用較大的篇幅批評了毛批發的《後十條》，他說，現在敵

人利用這個《後十條》來頂工作隊，第二個十條對於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寫得不

夠，「以後不要強調了」dn。

劉這天的報告「出軌」之處太多，本來彭真是要把劉的這次講話整理下發

的，陳伯達、王力等「秀才」已遵照彭真的指示對劉的講話做了整理，把講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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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涉及毛的內容全部刪除，但後來，劉少奇「突然」決定不下發了do。劉為甚麼

不同意下發他的這次報告？是事後覺得講話不妥，還是對刪去他的講話不滿，

又不便明說？這些都不得而知。

在8月1日大會上，劉少奇顯現了他的「領袖權威」正在上升的氣勢。據出席

了這次大會的李新的回憶，在劉沒登場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和

元帥們都到了。全場鴉雀無聲，⋯⋯一會兒，周總理引ô劉少奇走到台中央」，

「劉少奇開始講了。雖然桌上分明有擴音器，但他並未坐下來，而是背ô雙手，

在台上走來走去地講」。劉在講了一通幹部「蹲點」的必要性、重要性後，要求大

家向王光美學習，「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發現了許多新問題嗎？她現在寫出東

西來了，總結了許多新經驗，很有意思。我看大家還是下去吧，趕快下去吧！

說到這兒，劉看了周總理一下，然後又對大家說：誰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趕下

去！他的講話到此就戛然而止」dp。

在現場的周恩來只能對劉少奇予以配合，據李新說，周「很溫和地對大家說

道：少奇同志今天的講話，雖然很簡短，但是很重要。我希望大家趕快下去參

加『四清』，執行中央的決定。又說，王光美的報告中央很快即將作為正式文件

發下去。並轉身向劉少奇說：我看可以讓光美到各單位去作報告嘛。然後對台

下大家說：各單位都可以請王光美同志去作報告，口頭報告比書面報告會更生

動些、豐富些。隨即宣布散會」dq。

劉少奇這天的報告震動很大，一些幹部對劉的報告很反感，乃是因為劉在

這天的報告大會上擺出的「氣勢」和他對王光美的「吹捧」，他的報告中對毛的不

恭之詞反而沒被聽眾捕獲到。那一天北京氣溫很高，「這個會議，連頭到尾，總

共不到一個鐘頭」，劉少奇畢竟還不是毛，「在這麼大熱天把這麼多高級幹部集

中來『訓話』，人們是非常不滿的」。劉少奇可能也沒想到自己對王光美的幾句讚

詞造成的後果是如此嚴重。李新說：退出會場時，他就聽到有人議論說：「這是

幹甚麼？這不是『聽訓』嗎？」「走出大會堂，在下台階的時候，我前面有兩三個

軍隊幹部在罵娘，罵得很難聽，特別是罵劉少奇不該親自出來吹捧『臭婆娘』。

當我走近時，他們都回過頭來看，原來都是熟人，彼此相視一笑。」dr聯想到兩

年多後，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地方大員批劉不多，軍隊將帥則集中

對劉開火，這些都是事出有因的。

劉少奇在1964年夏確實不夠謹慎，他帶ô夫人四處巡講「桃園經驗」，又在報

告中宣傳王光美，已嚴重「破」了黨的高層政治生活的「潛規則」。在中共黨內，由

中央領導同志和夫人一起巡迴做報告，這是第一次。鄧穎超是黨的元老，但是周

恩來從來不會出面宣傳他的夫人，更不會帶ô鄧穎超周遊四方，去談甚麼「婦女

工作的經驗」。毛支持江青是無可置疑的，但在1964年，他的公開的行動也就是

出席觀看江青搞的幾個「現代革命京劇」，然而劉少奇卻完全忘記了這些。

江青沒有參加8月1日的報告大會，但是她了解一切情況。據《王力反思錄》

披露，江青為此事專門找到毛哭訴：斯大林死後赫魯曉夫才作秘密報告，現在

你還沒死，人家就作公開報告了ds。從李新對這天會場氣氛的描述，軍隊幹部，

包括像李新這樣的文職高幹對劉的講話都是這樣的不滿，江青有如此之反映，

是完全有可能的，王力的這段�述應是可靠的。

劉少奇在1964年夏確

實不夠謹慎，他帶�

夫人四處巡講「桃園

經驗」，又在報告中

宣傳王光美。在中共

黨內，由中央領導同

志和夫人一起巡迴做

報告，這是第一次。

江青沒有參加8月1日

的報告大會，但是她

了解一切情況，並為

此事專門找到毛哭

訴：斯大林死後赫魯

曉夫才作秘密報告，

現在你還沒死，人家

就作公開報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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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後，毛對劉取「退

避三舍」的策略，一

是劉的勢頭太大；二

是劉的不少話也是從

他那兒搬來的；第

三，毛還要看劉走多

遠。當毛了解到華北

局第一書記李雪峰對

劉搞的《後十條修正

草案》持有異議時，

十分振奮，有意壓一

下劉少奇的氣勢，來

聲援李雪峰，並說白

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

李雪峰。

五　毛對貴州「四清」的干預

8月後，毛對劉的態度已有變化，但他還是對劉採「退避三舍」的策略，一是

劉的勢頭太大；二是劉的不少話也是從他那兒搬來的；第三，毛還要看劉走多

遠。所以毛對「桃園經驗」和劉主持制定的幾份文件都批轉了。但是，毛在對劉

作妥協時，對劉的不滿還是一步步表露了。

8月5日，劉少奇作為全國「四清」總指揮的角色進一步明確化了。陳伯達晚年

說，是他向毛建議讓劉少奇總抓「四清」，被毛接受的dt。在這一天舉行的中央書

記處會議上作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和「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又決

定，由劉少奇負責《後十條》的修改工作。劉少奇一時位高權重，對毛的意見也置

之不理了。就在劉少奇前往武漢的前一天，8月4日，預定隨同劉前往廣州修改《後

十條》的田家英向毛請示對修改《後十條》還有甚麼意見時，毛提到兩點：「第一，

不要把基層幹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然

而，當田家英在專機上向劉匯報毛的意見時，劉「緊皺眉頭，沒有說話」ek。

劉少奇雖然知道毛對他的「四清」設想有不同意見，但並不準備按毛的意見

進行修正，他反而要進一步壓毛同意他的主張。8月16日，劉在廣州給毛寫信，

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屬的幾個省委拉出來，他在信中說，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

同意他的意見，中南局也贊成他的建議，並準備在中南五省推行，這就是改變

原來「四清」以縣委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領導下，集中力量先搞一個

縣，此即以後在全國各地推廣的以「四清工作總團」、「四清工作分總團」取代地

委和縣委的方法el。顯而易見，劉的這個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

在一個點上」，是不一致的。

在劉的壓力下，毛不得不作出退讓，他在18日給劉覆信，表示「完全贊成」

劉的意見em。8月19日，劉又給毛寫信，這一次他拉上的是陳伯達，劉把陳伯達

推到前面，說陳伯達「極力主張」把王光美的報告下發各地，劉直接要求毛批轉

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劉甚至把批語也寫好了，他在為中央代擬的批語中寫

道：王光美的報告是有「普遍意義的」en。這種情況使毛不得不再次作出退讓。但

是這一次，毛不願意做得那麼乾脆，他把劉的報告先壓下來，8月27日，毛就下

發王光美的報告寫下了耐人尋味的幾句話：「如果大家同意，再發到全國去。

我是同意陳伯達和少奇同志意見的」eo，而在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的前一天，即

1964年8月31日，在新華社編發的供黨內地委級以上主要領導幹部閱讀的《內部

參考》上，已用〈一場偉大革命的實踐〉的題目，分十一個小標題，以三十頁的篇

幅，詳細摘要發表了「桃園經驗」報告ep。

顯然，毛對劉的「同意」不是出自本意，因而他在對劉作妥協時，非常希望

從地方大員那兒聽到對劉的不同意見。1964年8月下旬，當毛了解到華北局第一

書記李雪峰對劉搞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持有異議時，十分振奮，他馬上下令，

暫緩下發《後十條修正草案》，「立即派飛機把大區書記找到北京開會，重議劉少

奇同志的意見」。毛明確提出：「華北有不同意見」eq。毛有意壓一下劉少奇的氣

勢，來聲援李雪峰，毛說，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李雪峰er。毛的此番話，頗似

遊戲之言，確也不盡然，本來劉少奇的「白區正確路線的代表」是中共七大上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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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下半年，劉少

奇在各地視察時的講

話已在全國各地貫徹

落實。北京市委抽調

工作隊員，「集中力

量到通縣打殲滅戰」，

山東省委舉行工作會

議，討論「少奇同志的

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

點經驗的介紹」；劉瀾

濤、陶鑄等各地大員

紛紛在黨內做報告，

大談他們如何通過「學

習少奇同志指示」，

創造出指導「四清運

動」的「經驗」。地方

大員沿�劉少奇掌管

的黨機器的巨大慣

性，全面落實劉的

方針，毛一時成了局

外人。這種情況逼迫

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劉

「單挑」了。

定的，那時毛對劉少奇是滿意的，現在毛對劉少奇不滿意了，把這個稱號改授

給也曾在白區工作過的李雪峰，乃在情理之中。

8月後，毛對劉的基本策略也逐步清晰了，這就是在表面上繼續支持劉的同

時，斷斷續續，似正式，又非正式地表達他對劉的「四清」的保留，他通常是先

說幾句肯定劉少奇的話，繞了一圈後，就對派出「四清工作團」取代縣委、「集中

一萬個工作隊員在一個縣搞大兵團作戰」表示疑問。就在中央批轉王光美報告的

前兩天，在8月30日的中央局書記會議上，毛還作了一個「自我批評」，毛說，他

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見，沒有先徵求華北的意見，「這是個缺點」es，毛甚至在這次

講話中公開了他對王光美的不滿，向各地大員表明心Ï了，他說：「王光美在河

北桃園大隊實際上是少奇同志親自指揮，王光美每月匯報一次，河北省就沒一

個人能指揮。」可是，各路大員沒一人接他的話碴，劉少奇對毛的這些話，卻故

作不知，依然故我。各路諸侯也都順ô劉，甚至當劉主持會議，重申其意見

後，李雪峰就檢討了，連當年毛的兩員大將李井泉、柯慶施都表示贊同劉少奇的

意見et。李雪峰為了不和王光美爭風頭，把他的工作重心放到了城市的「四清」，

還提供了一個「城市要普遍地劃階級」的經驗fk。

更嚴重的是，1964年下半年，劉少奇在各地視察時的講話已在各省市傳達，

並在全國各地貫徹落實。北京市委抽調11,695名工作隊員，「集中力量到通縣打殲

滅戰」fl。1964年8月初，山東省委舉行工作會議，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少奇同志

的指示和王光美同志蹲點經驗的介紹」fm。河南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一致擁護少奇

同志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採取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辦法開展四

清運動」fn。1964年7月17日到8月12日，福建省委舉行省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

劉的講話，與會者對照劉的講話，檢查「在運動中總是束手束足，怕字當頭，怕

幹部躺倒，怕影響生產，怕後遺症，怕平反，怕告狀」，「對目前基層單位有三分

之一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這種嚴重情況估計不足，有的甚至發生懷疑」。福建省

的幹部還把問題提到一個新的高度，這就是由於他們不敢發動群眾，他們「在運

動中不知不覺地做了資產階級革命家」fo。顯然，福建同志沒有創造這個概念的

水平，它也是來自劉少奇，只是兩年後，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又把這個稱號還給

了劉少奇，他在1966年11月接見群眾時說，少奇同志是資產階級革命家。

地方大員沿ô劉少奇掌管的黨機器的巨大慣性，全面落實劉的方針，毛一

時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至11月，劉瀾濤、陶鑄、張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

員紛紛在黨內做報告，大談他們如何通過「學習少奇同志指示」，創造出指導「四

清運動」的「經驗」。他們所做的報告既有理論色彩，又有階級鬥爭如何尖銳激烈

的生動實例fp。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農村社教工作會議上還說：「少奇同志

給江渭清同志信�面提出的批評，對我們也完全適合」，而他本人則經過蹲點，

找到了「為甚麼會出現和平演變和反革命兩面政權」的原因fq。這種情況逼迫毛只

有走到前台和劉「單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對劉的不滿已在上層小圈子�爆發，毛開始對

劉作不點名的連續性批評，周林的申訴恰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是黨的總書記，

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訴信後就批轉給所有政治局委員。

而賀龍的態度就非常明確，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領導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

貴州省代表團來北京參加三屆人大會議，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賀龍時，他就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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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至1965年

1月，毛對劉的不滿

已在上層小圈子8爆

發，毛開始對劉作不

點名的連續性批評，

周林的申訴恰在這個

時候。毛對周林一向

是關照的，1965年

1月，毛發話，要周

林立即復職，李井泉

竟以「周林在貴州已

被搞臭了，不宜再回

去」，把毛的話擋了回

去。周林雖沒復職，

但貴州「四清」的方向

已扭轉了過來。毛適

時作出反擊，幾句

話，就讓劉少奇的計

劃泡湯了。

反對否定前貴州省委，他說，你們這樣做，把老西南局放在甚麼地位？周恩來

則是從側面批評了李大章。當周得知三屆人大會議沒有安排貴州代表發言，就

向李大章訊問，得到的回答是：貴州已「爛掉了」，不必發言了。李大章的這番

話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周說：全國的形勢都大好，怎麼你們貴州就不一樣呢？

大會最後還是安排了貴州省的代表發了言fr。

毛對貴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1月，這和他對劉少奇表示不滿，發

布《二十三條》在同一時候。周林提到了一個細節，這就是毛對陳剛的反感。

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西南局幾個負責人談話，毛問李大

章帶了些甚麼人去貴州搞「四清」？當李大章回答說有陳剛等人時，毛當即對李

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團，貴州省委周林復職。」fs為甚麼毛

一聽到陳剛的名字就有這麼大的反應？陳剛又名易爾士，原名劉作撫，和毛是

老相識，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贛南蘇區的「提款委員」，「富田事變」爆發時

一度被起事的部隊所抓，後被釋放回到上海中央。劉作撫於1935年去莫斯科，

抗戰爆發後回到延安，改名陳剛，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農的

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長，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ft。毛對陳剛如

此敏感，是過去歷史上的原因嗎？還是毛認為他長期的「契卡」背景不適合擔任

一個省的第三把手？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從不喜歡任用有「契

卡」背景的幹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國後，毛可以任用李克農、孔原來管「契

卡」系統，以後又讓楊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統的工作，但絕不許「契卡」幹

部染指地方黨政工作。1965年初，毛雖然沒說陳剛一句「壞話」，但討厭他的意

思已很明確，李井泉、李大章心領神會，1965年2月9日，中共中央首先免去陳

剛的貴州省委代理第三書記的職務，任命李井泉的老部下賈啟允任貴州省委第

三書記，1965年4月26日，中央任命賈啟允做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取代了李大

章，錢瑛也被調回了北京，算是給了毛一個交代。

毛對周林則一向是關照的，1962年周林受過毛的保護，「七千人大會」期

間，毛請幾個災情最嚴重，正在七千人大會上受到批評的河南、安徽、山東、

甘肅、貴州等省的第一書記一桌吃飯，當周林向毛檢討時，毛說自己也有責

任，對周林撫慰有加gk，周林和李井泉、王任重等一樣，都沒因大躍進期間犯下

的嚴重錯誤而受到責罰。1965年1月，毛發話，要周林立即復職，李井泉竟以

「周林在貴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把毛的話擋了回去。其實李井泉所言

不虛，經數月批判，周林在貴州的聲譽已嚴重受損，和周林關係密切的大批幹

部也被冠以「周林的爪牙」受到批判和處理，如果周林復辟回黔，貴州再一次「翻

燒餅」，西南局的威信將被嚴重損害。李井泉依照老例，把周林調回成都的西南

局，和剛從上海調到成都，也是長期賦閒的原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一樣，做

了西南局一個不管事的空頭書記。

六　劉少奇「四清」模式的失敗

周林雖沒復職，但貴州「四清」的方向已扭轉了過來。「桃園經驗」還只是「一

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現在又來了一個省會城市貴陽的「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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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在治國方面，有非

常務實和理性的一

面，在1961-62年，

劉頂住巨大壓力站出

來領頭，和周恩來、

鄧小平、陳雲攜手，

全力挽救經濟，拯救

人民生命，為國家、

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

貢獻，其功績永載史

冊。但劉又有走偏鋒

的特點，1962年下半

年後，在毛一手營造

的極左大氣候下，劉

不願或無力抵擋，他

快步跟上毛的步調，

順風扯帆，到了1964

年甚至比毛還要左。

兩面政權」的典型，接下去，難保不會擴大到一個省的「反革命兩面政權」。毛適

時作出反擊，幾句話，就讓劉少奇的計劃泡湯了，儘管毛沒有救下周林。

貴州的「四清」高潮是在1964年8月到12月，起初，雷厲風行，批判、鬥爭、

撤職、逮捕，10月31日，貴州省委發文，要求「堅決打擊反革命份子的現行破壞

活動」，全省風聲鶴唳，一時「因捕、拘過多」，甚至「造成監所擁擠」gl；之後，

不了了之，草草收場；1965年雖然還有餘波，李大章和李井泉到3月份還壓周林

承認「貴州省委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但那已是強弩之末了。周

林有了《二十三條》撐腰，拒不接受二李的指責，李井泉和李大章也毫無辦法gm。

此時劉少奇雖然還全面管事，但說到底毛才是真正的主宰，在毛發話後，李井

泉調整了和周林的關係，1965年7月中旬，他告訴周林，「貴州的四清問題，小

平同志說不做結論了」，李井泉又說，堅持要給貴州四清做結論，「這是大章同

志搞的，他對貴州的四清運動不做結論，耿耿於懷，食不下咽」gn，現在李井泉

搖身一變，儼然貴州的「四清」和他沒有關係了。

劉少奇是受挫了，也可以說是失敗了。大饑荒時期貴州的問題確實極為嚴

重，幹部違法亂紀非常普遍，理應依法嚴肅處理，有資料說，死人「最嚴重的湄

潭縣，後來槍斃了一個違法亂紀的副縣長」go。劉在治國方面，有非常務實和理

性的一面，在1961-1962年，劉頂住巨大壓力站出來領頭，和周恩來、鄧小平、

陳雲攜手，全力挽救經濟，拯救人民生命，為國家、民族和百姓作出巨大貢

獻，其功績永載史冊。但劉又有走偏鋒的特點，1962年下半年後，在毛一手營

造的極左大氣候下，劉不願或無力抵擋，他快步跟上毛的步調，順風扯帆，到

了1964年甚至比毛還要左。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的大棒下，不僅許多無辜幹

部受難，已在社會底層的前國民黨時代的留用人員也一再受到嚴厲打擊，一些

被處理的幹部，特別是在城鎮工作的幹部，和大饑荒時期的違法亂紀並沒有關

係，就是因為出身不好，被打成「階級異己份子」。劉在1964年的這些舉措，很

難說沒有他的個人目的，許多情況都表明，劉想藉「四清」真正樹立起他「號令天

下」的權威。

由於毛對劉進行了強力干預，劉沒成功，否則貴州經驗就會在全國其他省

份推廣，「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會遍於國中，全國難免不會洪水滔天，大量的，

形形色色的「國民黨特務案」、「美國間諜案」、「反革命暗殺案」肯定會隨影而來。

劉雖沒搞一個像毛那樣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從貴州的情況看，在劉的理論

指導下，是用黨機關加上公安系統作為推動運動的動力，這可能就是劉少奇有

別於毛搞運動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陳剛做貴州省委代理第

三書記，不應只是一種巧合，這可能和劉少奇過去搞地下鬥爭的經歷有關。既

然貴陽市已成了「小台灣」了，那就須要派「紅色特工」深入「敵營」，摸清「敵情」，

去解決問題了。在更大的範圍內，劉少奇指導的「四清」工作隊，就像戰爭年代

的「敵後武工隊」，這一百多萬工作隊員，先集中學文件「反右傾」，在工作隊中

查找「壞人」，繼之「偵察敵情」，「排查線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進駐鄉村，

大搞「扎根串聯」，難怪被毛批評為「神秘主義」！

無獨有偶，1964年6月，在劉少奇夫婦來南京開講「桃園經驗」回到北京後，劉

少奇主持召開修改《後十條》小型座談會，在會上抓住江蘇省漣水縣高溝公社社隊

幹部打擊報復社教積極份子的事件，強調要對「高溝事件」作「現行反革命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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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劉少奇的老部下，

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

濤指導的陝西省「四

清」，也是以抓人、捕

人開道，數月間全省

就逮捕了6,470人、

扣留5,000多人。用抓

「現行反革命」來推動

運動，已成為1964年

劉少奇領導「四清」的

基本工作方法。以「現

行反革命」的罪名層

層抓人，人人膽寒，

震懾力大，馬上就可

以打開局面。劉的這

一套既有毛氏特色，

也帶有頗為濃厚的斯

大林色彩，一旦全面

鋪開，並不比毛策動

的「群眾造反」遜色。

在會議之前的7月29日，王光美直接打電話給江渭清，傳達劉少奇對「高溝事件」

的定性：這是一起「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現行反革命事件」gp。

與此同時，由劉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指導的陝西省「四

清」，也是以抓人、捕人開道，數月間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

長安縣新劃地富4,558戶，查出所謂四類份子3,492人。該省還用「隔離審查」的方

式把一批中層幹部投入變相監獄。在地區和縣一級，則用辦「集訓班」的形式，

「對一批幹部進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審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書記兼

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胡耀邦對此有不同意見，剛剛ô手糾偏，就遭到劉瀾濤等的

嚴重打擊，被扣上反對劉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陝西省委的持續批判gq。

由此可見，用抓「現行反革命」來推動運動，已成為1964年劉少奇領導「四

清」的一個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層層抓人，人人膽寒，這種

方法乾脆明快，震懾力大，馬上就可以打開運動的局面，所以貴州的「四清」既

可以說成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可以說它是新形式下的「肅反運動」。劉的

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也帶有頗為濃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鋪開，並不比

毛策動的「群眾造反」遜色。這就是中國60年代政治的複雜性，哪是局外的書生

所能理解的？海外的唐德剛教授居然說，劉少奇的《後十條》是要「修正」毛的極

左的《前十條》，還說，若不是劉的舉措，「一定又是數十百萬人頭落地」gr。唐德

剛分不清《後十條》和《後十條修正草案》的區別，前者是鄧小平和譚震林主持起

草的，後者才是劉少奇主持起草的，《後十條修正草案》是一個比毛的《前十條》

更加極左的文件，1964年10月下發後各地發生一系列自殺、鬥死人的嚴重事

件，陝西省長安、延安、西鄉三個社教試點縣共「發生自殺事件430起，死亡364

人」。陝西高校在「四清」中聯繫實際批判學生中的「修正主義」思想，僅西安市就

有九名大學生因此自殺。陝西省有些中小學在學生中「樹立貧下中農優勢」，「搜

索和批判」所謂「小地主」、「小富農」、「小資本家」，致使一些中小學生也被逼得

「自殺或逃亡」gs。這真的是讓許多人的「人頭落地」了！

七　在回憶文本後的「權勢關係」和「人情」

周林的「運氣」沒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雖然在對貴州「四清」

的態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還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貴州的極左有

複雜的背景，李大章並不像李井泉那樣了解當時中央上層毛劉間的分歧，而且

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間在北方局和劉少奇有過工作關係，不是劉少奇的

人。加之，李大章對李井泉一直有意見，文革期間還揭發過李井泉的錯誤，所以

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復出，不管哪個人做四川的第一書記，李大章都是在

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調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一職，1976年5月3日，

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六歲。李大章在文革中沒有受多少罪，不能歸結於他個

人的聰明和機智，在毛時代的中晚期，政治鬥爭中的無序性和任意性是一普遍

現象，任何人都沒有安全感，許多高幹都是在瞬間沉沒的。那是毛一個人說了

算的年代，毛有亂來的時候，但「無序」中有「有序」，「任意」中有「計算」。平心

而論，毛對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員還是「講原則、講淵源、講人情」的，如果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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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期待高幹回憶錄

的作者能做到完全

客觀，讀當代史回憶

錄，特別是政治人物

的回憶錄，還得抽絲

剝繭，須要下一番

「考古學」、「校勘學」

的功夫，把閱讀的

「路線圖」查找出來。

研究者不能僅憑一種

回憶資料說話，只有

同時參照相關的其他

資料，才能穿越回憶

錄的作者在有意或無

意間給我們設置的各

種障礙，以求盡可能

接近歷史真實。

治上和自己對ô幹，毛絕對是「憎其所憎，惡其所惡」；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

對立面搞在一起，又願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毛就會「放他們一

馬」。李大章在文革中很快復出就是這個道理。

毛對李井泉的態度就稍許複雜一些。1965年初，作為政治局委員的李井泉

知道劉少奇已被毛批評，可是他在指導貴州「四清」時，並沒有立即停止執行劉

的政策。毛要他給周林復職，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頂ô不辦。在當時，像李井泉

這樣，在毛劉之間觀雲測雨，不是個別人。一年後，文革爆發，「李政委」治川

十數年，在大饑荒中欠賬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劉鄧走狗」的罪名對

李井泉一陣亂鬥，其妻也被整死，毛對李卻沒有像對江渭清、江華、葉飛等人

那樣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讓李在火上「烤」了幾年。

然而毛對李井泉畢竟是知根知底的。在歷史上，李井泉和劉少奇一點都不

沾邊，對毛一向忠心耿耿，在關鍵時刻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時，是最早站出來

反對彭德懷，旗幟鮮明支持他的幾個地方大員之一。1965年11月，彭德懷被放

逐到四川後，李井泉對彭更是嚴加監管。在困難時期，四川省「非正常死亡」情

況極為嚴重，但李井泉非常「顧全大局」，從四川調運大量糧食支持中央gt。毛心

�明白，李井泉、江渭清等地方大員對劉少奇並非沒有意見，他們就是做大官

做「油」了，只要毛不公開拋棄劉少奇，他們就按部就班，一切聽中央的，少奇

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們就聽少奇的。李井泉等都太了解毛出爾反爾的特

點，或許一個早上，毛就改變了主意，跟ô他老人家反劉的人就會被無情的拋

出去，落個當年高崗下場。所以，毛講劉少奇的閒話，他們就裝聾作啞，從不

插嘴幫腔，毛知道，李井泉等這樣做並非對他不敬，或是反對他。錯來錯去，

只怪自己給劉少奇的權力太大，已讓劉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所以在「火燒」李

井泉幾年後，毛還是「解放」了他，中共十大就讓他重新做了中央委員，1975年

還做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周林在文革後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學黨委書記，1977年由鄧小

平指名調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教育部副部長，鄧復出後先管教育，周林給鄧

許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轉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委員會（「古委會」）副主任，算起

來只是副部長，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身份來做這份閒差，是屬於低位安

排了，但他安於其位，工作勤勤懇懇，受到許多老先生的尊敬，1995年在北京

去世，終年八十五歲。

今日觀之，在那個時代，真不能用「好官」、「壞官」的標準來識別人，那個

時代有那個時代的標準，都要聽北京的話，但總有一條，就是看在執行北京命

令和保護地方百姓之間怎麼搞平衡？就是要看他對百姓的態度是怎麼樣的？以

這樣的標準看，周林在1958-1960年做了非常嚴重的錯事，有愧於貴州百姓，但

他在1961年後又做了許多好事，說起來是「過」和「功」相抵。苦的是貴州的百姓，

被折騰不停，較之其他省份，更有過之。「四清」還沒消停下，文革又開始，「四清

連文革」是貴州文革的一個特色，1966年5月，由賈啟允任第一書記的貴州省

委，把「四清」時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傳部長汪小川主動拋出來，作為

貴州文革開刀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四清」中被打下的幹部和群眾再一次受到

殘酷打擊hk，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對貴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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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批評了李大章，對劉少奇只是點到即止，而錢瑛、陳剛都成了和貴州「四清」

不相干的人了。他對自己比較大的過錯，如貴州大躍進的錯誤談了一些，並表

示了反省的態度，但對自己其他方面的過錯，例如向北京隱瞞災情的規模，就

一字不談了。由此看來，期待高幹回憶錄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觀，確實是一個

很難企及的目標。依筆者的看法，讀當代史回憶錄，特別是政治人物的回憶

錄，還得抽絲剝繭，須要下一番「考古學」、「校勘學」的功夫，把閱讀的「路線圖」

查找出來。研究者肯定須要延伸和擴大閱讀，而不能僅憑一種回憶資料說話，

只有同時參照相關的其他資料，尤其是那些在觀點和內容上互相衝突和對立的

資料，才能穿越回憶錄的作者在有意或無意間給我們設置的各種障礙，以求盡

可能的去接近那個歷史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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